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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哈罗德·伊萨克斯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划分为 6个时期：  
  1、尊敬时代（十八世纪）  
  2、蔑视时代（1840-1905）  
  3、慈善时代（1905-1937）  
  4、敬佩时代（1937-1944）  
  5、觉悟时代（1944-1949）  




















了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叶，这种变化事实上影响着早期中、美戏剧交流的情形。  
  一开始，成批到达的中国人，是被早期到达美国的欧洲移民作为美国西部开发有价值的人力资源来
看待的。在 1852 年春天，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已经有了一定规模中国人。据资料，1848 年 2 月 2
日旧金山出现过被一个叫查尔斯·V·吉利斯别（Charles. V. Gillespie）商人带去的中国人两男一
女（2），几个月后，源源不断的中国人群络绎不绝地登陆美国。1849~1859 之间，每年大约平均有 7100






























               二、“移民文化”：中国戏剧在美国的早期情况  
  在我查找到的关于中国戏剧 19 世纪的资料中，冉奈尔德·瑞多尔（Ronald Riddle）的《飞龙流
川：旧金山中国人生活中的音乐》
（Flying Dragons, Flowing Steams: Music in the Life of San Francisco’






  1852 年 10 月 18 日晚，旧金山迎来了第一场中国戏剧的演出，演出是由一个拥有 123 个演员的阵容
的广东剧团制作的，叫 Hong Took Tong, 大约是戏剧益协社的意思。（8）演出海报上声明开幕之夜





















（Dupont Street）,现在的唐人街主街（Grant Avenue）上。“这所新房子在 1852 年 12 月 23 日早上
开门，整个冬天剩下的日子很少关门。演出每周七天，昼夜不歇。”（11）  







Hong Took Tang 剧团终于还是筹到盘缠回中国去了，他们带着中国戏剧到美国为期 5个月的首次商业
演出，留下的影响是巨大的。经验、演出、戏院、观众，更重要的是开始了交流，尽管这仅仅是接触性
交流。  
  Hong Took Tang 剧团的经验刺激起了美国市场对中国戏剧的需要，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商机，
更快地，中国戏剧在美国进一步发展起来。  
  在 1855 年的《旧金山年鉴》上曾经有一条简短的记载，说 1853 年有另外一家中国戏院开张，尽管


















  唐人街的戏剧活动十分有耐性地开展着。1867 年夏天，又一座专门上演中国戏剧的戏院建成了，就
是后来十分有名气的兴成源（Hing Chuen Yuen）座落在杰克森大街（Jackson street）上, 据说花
了 20000 万美元，一说是 40000 万。剧院功能齐全，除了戏院自身的功能空间、设施外，还附设有寝
室、餐厅以及为演出者和其他剧团备用的设备设施，尤其是，在一个长长的过道尽头还有摆置中国产品










  兴成源迅速崛起为旧金山中国戏剧风景线上 亮丽的一抹，被称为“皇家中国戏院”。在后来的许
多年里，一直是美国旧金山的领衔中国戏院。在兴成源开演之夜的那一年，又有三家中国戏院在旧金山
运营，可以说，1868 年，旧金山的中国戏剧文化发展盛极一时，而兴成源是其中的一个明亮的高音。  



























年代，波特兰的中国人达到了 3300 人，展开生计的同时，他们也展开了自己的文化生活。  
  1872 年，波特兰出现了中国戏院，引起了当地报纸《俄勒冈人》断断续续的争论。但在 1873 年
~1874 年间，中国戏院曾经有过几次演出季，亚当姆斯说：“这家中国戏院至少存活到了 1874 年冬




年。19 世纪 70、80 年代嘤嘤嗡嗡的声音是：“中国人必须滚蛋！”到 1882 年，终于集中表现为排华法
案（Exclusion Law or Exclusion Act）的通过，这个法案一直执行了 61 年，到 1943 年才废止。
值得回味的是：这个时期产生过两个美国剧目，一个叫《中国人必须滚蛋》
（The Chinese Must Go, by Henry Grimm），一个叫《和平驱逐》
（Peaceful Expulsion, by Ambrose Bierce, 1879）前一个剧目创作年代不可考，但判断它产生
的年代在排华法案通过前的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大致不会错到哪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波特兰的
中国戏剧的发展，就远比旧金山的中国戏剧生存要艰难。刚刚开始就遇上社会经济原因激起的种族冲
突、种族压迫的抵制，几经挣扎，终于夭折，这是有其必然性的。  
  尽管如此，1878 年，一个中国剧团的商人还是成功地与波特兰的一家叫 Oro Fino Theatre 的西
式剧院签订了租用演出的合同。不幸的是那家剧院在中国戏剧演出前毁于蹊跷的火灾。1879 年，波特兰
出现了一家叫 Gue Hin Chou 的中国戏院，建立在第二大道和艾尔德街交接的东北面的街角上，两层
楼，三英尺高的戏台，宽 50 英尺，深 20 英尺，正对戏台的空间中心，放置着一些木板凳。戏院的入
口，要通过朝向第二大道开的一个楼梯。（21）从描述的情况看，条件身份简陋，但在当时那样的情况
下还能开起来，已经十分不容易。它是波特兰演出情况 好、坚持 久的中国戏院，它一直存在到 1904
年，整整 25 年！19 世纪 80 年代，波特兰又出现了两家中国剧院，但是没有一家能够像








生存的状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880 年 8 月 25 日，Gue Hin Chou 的股东也是著名演员的梁光冶






健康与治安委员会在其中扮演了为白人社区张目的角色，1882 年 1 月 12 日，终于以市议会的名义形成





希望中国戏院关闭。1882 年 1 月 20 日，也就是《禁止训令》发出后的第 7天，三位经营中国戏院的经
理被逮捕，理由是不服从《训令》。三个中国人分别是 Ah Dock, Ah Sai and Ah Lee, 后者很




与白人的关系。如 1883 年 1 月间，借华人富商 Lar Fong 的婚礼，中国人请了包括市长索普森






















  Gue Hin Chou 冷清下来，除 1893 年有一次武戏演出有点儿影响外，几乎是长期关闭。渐渐破旧
失修，偶然有小型演出，是为了让旅游者看，那就得从旧金山请演员，再者，是业余活动了。1904 年，






































  1850 年，一个从澳大利亚去的职业剧团第一次让旧金山的美国观众看到了一个完整的西方戏剧，两
年以后，1852 年 10 月，中国戏剧演出团体从广东出发，抵达旧金山并开展了为期 5个月的演出，从此
中国戏剧在美国土地上留下了深远的文化影响。对中国戏剧流传美国的 初动因，美国学者冉奈尔




































































































  1868 年初，后来许多年成为旧金山城市风景线和重要文化旅游资源的中国戏院兴成源
（Hing Cheun Yuen）的成立，几乎可以看作是汇聚在中国戏院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早期关系的“蜜月
期”的尾声，一个热闹的尾声。就在各种中国剧团络绎不绝地到美国来演出的时候，岁月逼近了一个因
饥饿的恐慌、失业的焦灼而变得狰狞的时代。中国人在 19 世纪 70 年代将要面临的麻烦，在 1869 年 5 月
10 日就有了前兆，那是在犹他州的 Promontory Point 举行的横贯美国大陆铁路的竣工庆祝仪式上。欢












员。据记载，1878 年 10 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在华盛顿街附近的教堂室内活动场所里，一个中国剧团





























  1878 年，生活在 Truckee 周围的所有中国人被牲口般地圈起来，然后整体驱逐出城。（44）  
  1885 年，28 名没有参加美国工人罢工的中国人被美国人作为“工贼”在怀俄明（Wyoming）州的
Rock Springs 集体屠杀。（45）  
  同年，中国人作为整体被驱赶出西雅图（Seatte）和塔克马（Tacoma）。（46）  
  这种情形下，中国戏剧还存在吗？  












金山又出现了两座规模更大的中国戏院，分别耗资 16000 美元和 15000 美元，一座叫
Look Sun Feng or Green Peacook（绿翠凤或绿孔雀），坚固的砖结构，体量是长 108 英尺，宽


























































佛西等留美归来倡导男女合演，较之 1878 年、1884 年美国的中国戏剧出现女演员的“舞台革新”，已
经是 30、40 年后的事。事实上，从“龙凤船”的海报语言来看，4个天姿少女也不是什么角儿，就是为
着招徕观众在演出中添加的出新、赶时髦的“边料”，但这是不可小觑的变化。1920 年代在美国出现的
中国戏剧中领衔演出女明星如 Je Quon Tai、Cheung Sook Kun 绝不是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的，后
者年薪 17000 美元，大约是梅兰芳以外身价 高的演员。（53）  



















年的 40 年之间，总共有 24 个有关中国的剧目在百老汇上演。这个密度还是够大的。这些剧目的创作演
出，在中国题材、中国人物，中国主体、中国风格方面的用力不同，采用中国舞台背景风格的就有 10






  1912 年，对于中、美戏剧交流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三件体现文化交流意义的
事，这就是《汉宫花》（The Flower of the Palace Han）、《天堂的女儿》
（The Daughter of Heaven）和《黄马褂》（The Yellow Jacket）在百老汇的上演。  
  《汉宫花》是美国剧作家查尔斯·瑞恩·肯尼迪（Charles Rann Kennedy）编写、美国制作者和
美国演员于 1912 年 3 月 19 日在百老汇小剧场上演的。肯尼迪的编写依据不直接是中国古典戏剧、元人
马致远的《汉宫秋》原本，而是根据一个法国演出本改写的。《天堂的女儿》作者是法国人皮埃尔·罗
缇（Pierre Loti）和朱迪丝·郭帖儿（Judith Gautier），原作法文，美国剧作家乔治·艾格顿






























清楚的是旧金山的东方剧场，在那里我曾一度生活过，直到回归我 初生长的东部。”（60）  















































































































  但不管怎样说，这是美国戏剧文化在 初奠基时期发生的一件大事，它明确地标志了美国舞台呈现
的中国戏剧精神。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的中国戏剧研究专家祖克（A.E.Zucker）评论《黄》道：
“今天，要了解中国戏剧的精神， 好是去看这部戏”（69）。  





（George Pierce Baker）教授主持的英语第 47 课程——编剧技巧学习。尤金·奥尼尔 1914 年，欧








  注释：  
 









Ronald Riddle: Flying Dragons, Flowing Streams: Music in Life of San  
Francisco’
s Chinese, First published by Greenwood Press in U.S.A., in 1983, P 6，P 6~7。
  6：
Cited from the Foreword of Flying Dragon, Flowing Steams: Music in Life of San
 Francisco’s Chinese, by H.M.Lai. Ronald Riddle, 1983.  
  7：Ronald Riddle, 1983, P 17。  
  8、9：Ibid, P 18。  
  10：见都文伟《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曲》，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 4 月版，图片首页。  
  11、12、13: Ronald Riddle, 1983, P 18；P 21；P 31。  
  14、15：Ibid，P 31。  
  16、17: Ibid，P 22。  
  18、19、20: Allen·J·Adams，The Gue Hin Chou: Portland’s Chinese   
  Theatre, Published in Northwest Theatre Review, No. 1996, P 5~6。  
  21、22、23: Ibid, P 7；P 8；P 10。  
  24: The Oregonian, January 25, 1883, 第 3 版。  
  25、26、27: Allen·J·Adams, 1996, P 14。  
  28: 转引自宋伟杰《中国·文学·美国》，2003 年 1 月花城出版社，P 33。  
  29: 《沉默的少数民族——夏威夷的中国人》1965 年，美国。  
  30、31、32、33: Ronald Riddle, 1983, P 17；P 19；P 19；P 20。  
  34、35: Ibid，P 22~23；P 22。  
  36、37、38、39、40、41:Ronald Riddle, 1983, P24；P 25；P 28；P 36；P 37；P 43。
  42、43、44、45、46:Ronald Riddle, 1983, P 49~50。  
  47: Ronald Riddle, 1983, P 61。  
  48：Ronald Riddle, 1983, P53~54。原文如此，但那样的体量是否能容纳这么大的观众人数，
姑且存疑。是否长度单位有误？待考。  
  49、50：Ibid。  








  53：Ronald Riddle, 1983, P 141；P 144。  
  54: 见都文伟《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曲·附录二》，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 4 月版。  
  55、56：见都文伟《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曲·附录二》，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 4 月版，
P 153。  
  57：参见宋伟杰：P 439：2003。参见都文伟：P 162：2002。  
  58：Arthur H. Quin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Drama, 第二版，第二册，埃普顿世
纪工艺公司出版，1955 年，纽约，P 132。见都文伟：P 70：2002。  
  59: 见都文伟《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曲》，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 4 月版，P 155。  
  60：引自《中国·文学·美国》，P 441。  
  61、62、63：参见戴维·威廉姆斯：《中国他者》
The Chinese Other: An Anthology of Play（1850-1925），
by Dave William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 1997，P 229；P 230；P 232。  
  64、65、66：参看《黄马褂》第一幕。The Chinese Other, P 233~251。  
  67：《黄马褂》第三幕。The Chinese Other, P 282~299。  
  68：见都文伟《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曲》，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 4 月版，P 69。  
  69：How ‘Chinese’
Is Our Chinese Drama ?  By A. E. Zucker, Theatre, No. 49. Jan. 1929, P 74。
  70：见都文伟《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曲》，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 4 月版，P 161。  
 
                                          2005 年 5
月 27 日修改 
 
